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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和穆斯林问题研究

“禁穆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

石彤喆　 李伟建

摘　 　 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签发的“禁穆令”，既是为履行其在竞选

期间对支持者许下的诺言，体现“美国优先”及“保护美国安全”的政策主

张，也源于其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对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的一贯偏见。 “禁

穆令”的出台引发了国际社会和美国国内的大规模抗议，但美国近半数民

众对此禁令持支持的态度，表明美国国内尚存在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

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特朗普的“禁穆令”意在运用区别对待的策略来分化

伊斯兰世界，在撕裂美国社会的同时，也对美国中东政策走向产生了影响。
种种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地从利益层面而非战略层面构建美国与

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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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发了旨在“阻止外国恐怖分子入

境美国”的行政令。 该行政令的主要内容包括：自签发之日起 ４ 个月内，美国全面暂

停接收难民；无限期暂停接收叙利亚难民；３ 个月内限制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

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 ７ 个伊斯兰国家的公民入境；立即全面暂停非移民签证免面

试的作法等。 这项主要针对伊斯兰国家的行政令出台后，引发了美国国内和国际社

会一片哗然，美国媒体将其称为“禁穆令（Ｍｕｓｌｉｍ Ｂａｎ）”。 美国华盛顿、纽约、旧金山

以及世界多个伊斯兰国家的主要城市相继爆发示威游行活动，抗议“禁穆令”。 一些

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也对“禁穆令”提出批评。 １ 月 ３０ 日，美国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宣布

对特朗普提出诉讼，随后明尼苏达州也加入诉讼。 ２ 月 ３ 日，西雅图联邦法官詹姆

斯·罗巴特裁定，全美暂缓执行禁令，国土安全局也声明停止执行移民禁令。 特朗

普最初对此态度强硬，解除了反对这项禁令的代理司法部长萨利·耶茨和代理移民

与海关执法局局长丹尼尔·拉格斯代尔等人的职务。 此后，特朗普辩称该行政令与

宗教无关，而是一份事关恐怖主义威胁和国家安全的命令，并表示选择这 ７ 个国家是

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奥巴马政府确定的恐怖主义来源国”①。 最终，特朗普在国内外

强大的压力之下被迫放弃最初版本的行政令，但表示还会推出更严厉版本的禁令。
“禁穆令”风波虽然暂时平息，但围绕这场风波会对特朗普政府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

以及美国未来的中东政策产生何种影响，引发了学界和媒体的广泛讨论。 本文试从

“禁穆令”出台的国际背景、中东地区局势发展、特朗普的执政理念及其对美国中东

政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

一、 “禁穆令”出台的国际背景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世界经济总体低迷，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新兴经

济体增速放缓，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热点不断，国际秩序和多个国家政局充满了不确

定性。 自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以来，各种政治和宗教力量纷纷登台亮相、互相博弈乃至

爆发激烈冲突。 利比亚战后社会失序，乱象丛生，极端主义思潮泛滥，恐怖主义猖

獗。 叙利亚危机久拖不决，内战绵延不断，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或沦为难民，并波及周

边国家。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乘势崛起，疯狂肆虐，在西亚、北非、南亚、欧洲等地区

频繁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美国中东战略的调整不仅引发了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一

系列变动，而且造成地区国家关系出现新的紧张局势，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 在

此背景下，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运动正在不断积蓄能量，并突出表现为政治保守主

·６７·

① 廖志鸿：《特朗普回应“穆斯林禁令”：不是针对宗教 奥巴马也干过》，观察者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１７＿０１＿３０＿３９１８８３．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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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贸易保护主义及排外主义不断抬头。 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事件、蜂拥而至的难

民潮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导致欧洲国家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思潮抬头，英国脱欧引发了欧盟强烈震荡。 与此同时，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

等国的极右翼政党在本国均呈现出壮大势头，多数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国家

议会和地方议会中占据更多席位，一些国家的右翼政党还参与组阁，“欧洲政治生态

正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①。

民粹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反移民浪潮。 ２０１６ 年，欧洲多国采

取了限制难民入境的政策，此前进入欧洲的大批难民难以迅速融入当地社会，并不

断遭到当地极右翼势力的排斥，甚至被“暴力驱赶”。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塞尔

吉奥·卡雷拉指出，愈演愈烈的难民危机的确是欧洲极端民族主义抬头的主要诱

因，但深层次原因是多重危机交织难解，弥漫在欧洲民众心头日益深重的失败主义

情绪不断溢出。② 事实上，反难民浪潮背后还隐藏着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因担心宗

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泛滥而产生的“伊斯兰恐惧症”。 近年来，全球化导致的发达

国家去工业化，使绝大部分从事底层工作的移民及其后代成为直接的受害者，很多

人因此失业并成为福利国家的“负担”。 此外，由于缺乏技能、失业且在文化上存在

较大的差异，很多早期移民及其后代始终无法顺利融入当地社会，“而被主流社会抛

弃，又使得他们产生关于自身身份和归属感上的迷失，失范行为也由此滋生”③。 此

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断鼓动其支持者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暴力恐怖活动，欧洲

一些国家频繁遭受恐怖主义袭击，在大量涌入欧洲地区的中东难民中也存在一定数

量受极端思想蛊惑而制造暴力事件的穆斯林，这些都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穆斯林的

负面印象，进一步引发了欧洲社会的紧张和恐慌，刺激了极端民族主义抬头。

特朗普“禁穆令”出台后，西方一些学者从文明冲突的视角对其进行解读。 英国

《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认为，特朗普倾向于以文明甚至种族看待西

方，自认为他正在进行拯救西方文明的战争，这是理解其行为的关键。 在拉赫曼看

来，特朗普的“禁穆令”虽然实施方式简单粗暴，但“它回应了对伊斯兰的敌意和对安

全及文化同质的渴望，而这两者在整个西方世界———不仅仅是在极右翼人群中———

的支持者越来越多”。 拉赫曼指出，特朗普身边的亲密顾问和许多最坚定的支持者

将依然受到对伊斯兰的深深怀疑和阻止穆斯林移民的决心所驱动。 此外，美国和欧

·７７·

①
②
③

任彦：《极端民族主义威胁欧洲安全》，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３ 日，第 ２１ 版。
同上。
陆华：《“伊斯兰恐惧症”：被误解和受损害的穆斯林》，载《东方早报》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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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更多激发这种恐惧和敌意的“圣战”分子的袭击。①

“禁穆令”的出台首先是出于特朗普及其团队对穆斯林的一贯偏见。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法国巴黎遭遇系列恐怖袭击之后，特朗普就表示，应该对全美国的穆斯林进行登

记，给他们颁发显示宗教信仰的“特殊身份证”，还应对一些特定的清真寺进行监视，
甚至应该关闭部分清真寺。②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美国加州枪击案发生后，特朗普又进一步

表示，应“全面且彻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直到我们搞清楚状况”③。 在签署禁令

时，特朗普再次表示，要让美国远离“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④。
被特朗普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任职仅 ２４ 天就因“电话门”事件辞职的迈

克尔·弗林也曾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出言不逊。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弗林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在马萨诸塞州犹太会堂发表演讲时指出，伊斯兰教是其 １７ 亿信众身体

里的“毒瘤”，需要被“切除”。⑤ 其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表现出对穆斯林和伊斯

兰教的极大偏见却依然能赢取大选，以及“禁穆令”出台后仍有高达 ４７％的美国民众

支持率，也证明美国国内确实还存在着严重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本土受到恐怖袭

击的担忧。 特朗普打着“反恐”和“保护美国国土安全”的旗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

了吸引支持者。
需要指出的是，自“禁穆令”出台以来，学界和媒体对该行政令的分析过于突

出特朗普的个人因素，批评更多针对特朗普缺少执政经验及口不择言等个人特

质。 但“禁穆令”的出台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深刻反映了当前西方仍有许多民众

坚信他们正与激进伊斯兰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现实。 如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

马琳娜·勒庞曾表示，华盛顿、巴黎和莫斯科必须建立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

战略联盟。 法国大选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在其新著《征服伊斯兰极权主义》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一书中称，“我们正处于一场战争当中，对抗一个

既不知道疲倦，也不知道停战的敌人”⑥。 而法国前欧洲部长皮埃尔·勒卢什在新

·８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 “Ｔｒｕｍｐ，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８ｅｂ６ｃ９ｅ⁃ｅｅｅ２－１１ｅ６－９３０ｆ⁃０６１ｂ０１ｅ２３６５５，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

《特朗普再度语出惊人 称美国应该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观察者网，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ｕａｎｃｈａ．ｃｎ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２０１５＿１２＿０８＿３４３８９０．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３ 日。

庄晓丹：《特朗普称应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亚马逊创始人建议送他上太空》，澎湃新闻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ｗｗｗ ／ ｖ３ ／ ｊｓｐ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４０６２１０，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５ 日。

Ｊｉｍ Ａｃｏｓｔａ ａｎｄ Ｅｌｉ Ｗａｔｋｉｎｓ， “Ｔｒｕｍｐ Ｒｅｆｅｒｓ ｔｏ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Ｄｅｓｐｉｔｅ ＮＳＣ Ｐｕｓｈｂａｃｋ，”
ＣＮＮ， Ｍａｒｃｈ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２８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ｉｃ⁃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ｈｒ⁃ｍｃｍａｓｔｅｒ⁃ｔｒｕｍｐ⁃
ｓｐｅｅｃｈ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

Ａｎｄｒｅｗ Ｋａｃｚｙｎｓｋｉ，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 ｉｎ Ａｕｇｕ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ａ ‘Ｖｉｃｉｏｕｓ Ｃａｎｃｅｒ’ ｉｎ Ｂｏｄｙ ｏｆ Ａｌｌ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ｓ ｔｏ ｂｅ Ｅｘｃｉｓｅｄ，” ＣＮ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３，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 ／ ／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ｎ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２２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ｋｆｉｌｅ⁃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ｌｙｎｎ⁃ａｕｇｕｓｔ⁃ｓｐｅｅｃｈ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 日。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 “Ｔｒｕｍｐ，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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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出版的《无休止的战争》（Ｗａｒ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Ｅｎｄ）一书中，更是将伊斯兰主义直接比作

“２１ 世纪的纳粹主义”①。 因此，“禁穆令”实际上是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民

粹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合流大背景下的产物，而特朗普本身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

下飞出的一只“黑天鹅”。

二、 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制约因素

特朗普在就任美国总统后一个月内签署了 １２ 项总统行政令，涉及医疗、环境、经
济、安全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废除奥巴马的医改计划，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翻奥巴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政策“气
候行动计划”等等。 除推翻奥巴马在任期间的政策外，特朗普还签署了修建美墨边

境隔离墙及禁止难民入境等行政命令。 但绝大部分行政命令都饱受争议或执行受

阻。 其中，“禁穆令”更是引发了国内的强烈抗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９ 日，美国联邦第九

巡回上诉法院作出裁决，支持暂停特朗普此前签署的限制难民和 ７ 个穆斯林国家公

民入境美国的禁令，迫使特朗普不得不修改最初的禁令，考虑推出一套折中的移民

改革计划。
“禁穆令”在美国频频受阻表明，虽然特朗普上台以来雄心勃勃，充满“战斗激

情”，但同时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美国国内的“建制派”力量和体系正在对

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政策形成制约。 美国《华尔街日报》引用乔治城大学法律中心法

学教授彼得·埃德尔曼的话说：“这是一个标志。 它向我们展示的是，行政部门的权

力有边界，任何总统都不能越过它们。”②美国媒体研究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特朗

普就职后的 ３０ 天里，８８％关于特朗普及其团队的电视新闻报道都是负面的。 其中，
关于特朗普“禁穆令”的负面报道是最多的。③ 大量的批评文章引发的舆论效应已经

对特朗普内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牵制作用。
有学者指出，特朗普团队缺乏弥合国内分歧、减缓政治对立的打算，迅速推动其

竞选诺言落地变为政策，才是巩固执政地位的最佳路径。④ 但种种迹象表明，至少在

外交上，特朗普正在采取更多的传统立场。 以美国中东政策为例，特朗普在未正式

上任之前就已经表示要在一些政策上与奥巴马政府分道扬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

·９７·

①
②
③

④

Ｇｉｄｅｏｎ Ｒａｃｈｍａｎ， “Ｔｒｕｍｐ，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ｓ” ．
陈婧：《质疑反对声浪难以影响特朗普执政地位》，载《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第 ６ 版。
高琳琳：《调查：特朗普上任一个月 美媒近九成报道都是负面新闻》，中国日报网，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ａ⁃

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７－０３ ／ ０３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８４２５３８２．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４ 日。
邵育群：《从“禁穆令”的推行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点及走向》，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ｉｉｓ．ｏｒｇ．ｃｎ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Ｉｎｆｏ ／ ３９２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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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决议表决通过谴责以色列修建定居点的 ２３３４ 号决议，美国一反常态地投了弃

权票，从而使这一决议顺利通过。 尚未正式就任的特朗普在第一时间表示，华盛顿

应该动用否决权封杀该决议，他在上任之后将调整美国在联合国的政策。 此前，特
朗普还提名亲以色列的戴维·弗里德曼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并称弗里德曼有助

于“保持美以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 弗里德曼曾明确支持将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

冷，并支持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扩建犹太人定居点。 特朗普竞选期间也曾表示，要
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移到耶路撒冷，但在上台后却迟迟未将这些明显有悖美国

传统政策立场的承诺付诸行动。 相反，在以色列趁特朗普正式上任之际再次强推定

居点的法案通过后，特朗普却罕见地对以色列提出了批评。 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称，
尽管美国不认为以色列定居点是对中东和平的阻碍，但仍认为以色列建设新定居点

或扩大现有定居点的行动对达成上述目标无益。 美联社分析称，特朗普自上任后放

缓了兑现对以色列的承诺。 特朗普政府意识到，一味支持以色列而置阿拉伯国家的

利益于不顾，显然不是有效的解决方式。 白宫的此番声明，实际上已经回到了美国

支持“两国方案”的固有政策上来。①

特朗普选择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和伊拉克 ７ 个伊斯兰国家

作为实施“禁穆令”的对象国，既有其个人固守偏见、迎合国内“伊斯兰恐惧症”的一

面，也有受制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等因素。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当选后曾多

次表示，反恐是其中东政策的重点，如何根除“伊斯兰国”组织是首要问题。 但特朗

普能够调动的外交资源有限，要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特朗普必须依靠中东伊斯兰国

家的配合与协助。 此外，特朗普之所以选择上述 ７ 个国家，是因为奥巴马政府曾将这

些国家认定为“最受关注的恐怖分子集结国家”。 在特朗普看来，“禁穆令”和奥巴马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针对伊拉克公民申请避难为期 ６ 个月的禁令如出一辙。 但是，很多人

质疑为何其他与恐怖主义活动关系更密切的国家却不在禁令名单上。 在《华尔街日

报》公布的一份“９·１１”事件以来因制造或策划恐怖袭击而被美国逮捕的 １８０ 人名

单中，美国人或合法居留者有 ８１ 人，占 ８５％；只有 １１ 人来自禁令名单中的 ７ 个国家，
其中一半还是在美国出生的；来自沙特的有 １８ 人，比这 ７ 个国家加起来还多。 此外，
自“９·１１”事件以来，美国本土发生的数起重大恐怖袭击中，没有一起是由这 ７ 个国

家的人员制造的。 反对者由此认为，特朗普发布这一禁令的主要动机是履行竞选期

间对其支持者许下的诺言，体现“美国优先”的立场，甚至说根本就是特朗普对这些

国家存在严重偏见，但以保护美国安全为借口却显得十分牵强，西方媒体还因此怀

·０８·

① 高石、王云松：《扩建定居点引发美以分歧》，载《人民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第 ２１ 版。



“禁穆令”与美国中东政策的走向


疑“禁穆令”与特朗普的个人生意有关。①

上述观点有其合理性，但特朗普确定的这份名单显然还有其他考虑。 首先，“禁

穆令”的对象国避开了在地区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但伊朗除外。 特朗普本身对伊

朗就不待见，从一开始即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签署核协议，而美国国内也有一股

很强的反伊朗势力。 更为关键的是，相比沙特、土耳其等其他中东地区大国，伊朗与

美国没有太多的利益交集。 其次，在“禁穆令”名单的 ７ 个国家中，伊朗、叙利亚和伊

拉克同属什叶派统治的国家，禁止这些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不会在以逊尼派为主

的伊斯兰世界引起太大反应。 而利比亚、苏丹、也门和索马里本身因局势长期动荡

和国力衰微，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 最后，近年来美国国内来自这 ７ 个国家

尤其是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难民和移民人数增长较快。 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显

示，２０１５ 年获得美国非移民签证的伊朗公民人数在禁令目标 ７ 国中的比例高达

４９％，获得移民签证的伊朗公民人数占比高达 ４２％。 特朗普“禁穆令”７ 个对象国在

２０１５ 年获得的签证总数为 ８９，３８７ 份。② 另有报道称，自特朗普总统签署暂时限制 ７

个国家公民入境的行政令以来的数日内，美国政府已经临时撤销了约 ６ 万份签证。③

从事态后续发展来看，伊斯兰世界的反应也在特朗普团队的预料之中。 相比国

际社会和美国国内持续的批评声和抗议浪潮，伊斯兰世界的总体反应平静许多。

《纽约时报》对此评论道，伊斯兰国家“引人瞩目地保持了沉默”④。 阿盟的多个成员

国都受到了这一禁令的影响，但阿盟只表示将对这一禁令的不合理限制政策投入更

多关注。 其他未列入禁令的伊斯兰国家尤其是一些地区大国也基本保持低调甚至

沉默。 沙特国王萨勒曼同特朗普通电话时表示沙美要加强反恐合作，但未对“禁穆

·１８·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Ｈｏｌｌｙ Ｗａｒｆｉｅｌｄ，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ａｎ Ｖｓ． Ｈｉ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 Ｆｏｒｂｅｓ，” Ｆｏｒｂ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ｂｅｓ． ｃｏｍ ／ ｓｉｔｅｓ ／ ｄａｔａｄｅｓｉｇｎ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１ ／ ｍａｐｐｉｎｇ⁃ｐｒｅｓｉ⁃
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ｓ⁃ｔｒａｖｅｌ⁃ｂａｎ⁃ｖｓ⁃ｈｉ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ｎ⁃ｍｕｓｌｉｍ⁃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 Ｃａｌｅｂ Ｍｅｌｂｙ， Ｂｌａｃｋｉ Ｍｉｇｌｉｏｚｚｉ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ｌｌｅｒ， “Ｔｒｕｍｐｓ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Ｂａｎ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ｅｓ，”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 ｃｏｍ ／ 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 ２０１７ － ｔｒｕｍｐ⁃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 ； Ｐａｕｌ ＭｃＧｅｏｕｇｈ， “ Ｄｏｎａｌ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ａｎ Ｅｘｃｌｕｄｅ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ｅ Ｈａｓ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Ｓｙｄｎｅｙ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Ｈｅｒａｌ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ｍｈ． ｃｏｍ． ａｕ ／ ｗｏｒｌｄ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ｓ⁃ｍｕｓｌｉｍ⁃ｂａｎ⁃ｅｘｃｌｕｄｅ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ｈａｓ⁃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ｉｅｓ⁃
２０１７０１２８－ｇｕ０ｐｔｌ．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Ｈａｂｂｏｕｓｈ ａｎｄ Ｚａｉｎａｂ Ｆａｔｔａｈ， “Ｔｒｕｍｐ Ｖｉｓａ Ｂａｎ Ｄｏｅｓｎｔ Ｔａｒｇｅｔ Ｉｓｌａｍ， Ｓａｙｓ Ｋｅｙ Ａｒａｂ Ａｌｌｙ，”
Ｓｔａｒ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ｐ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ｒｉｐｅ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ｔｒｕｍｐ⁃ｖｉｓａ⁃ｂａｎ⁃ｄｏｅｓｎ⁃ｔ⁃ｔａｒｇｅｔ⁃ｉｓ⁃
ｌａｍ⁃ｓａｙｓ⁃ｋｅｙ⁃ａｒａｂ⁃ａｌｌｙ⁃１．４５１９２３＃．ＷＯｙｅ⁃ＮＳＧＭ２ｗ，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Ｍｉｃａ 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Ｌｅｓｌｅｙ Ｗ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ａｎ Ｈａｓ Ｒｅｖｏｋｅｄ ６０，０００ Ｖｉｓａｓ ｆｏｒ Ｎｏｗ，” Ｒｅｕ⁃
ｔｅｒ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ｕｓａ⁃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ｉｓａｓ⁃ｉｄＵＳＫＢＮ１５Ｉ２ＥＷ，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６ 日。

Ｄｅｃｌａｎ Ｗａｌｓｈ， “ Ｉｎ Ｆａｃｅ ｏｆ Ｔｒｕｍｐｓ Ｏｒｄｅｒ， Ｓｏｍ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ｅ Ｃｏｎｓｐｉｃｕｏｕｓｌｙ Ｓｉｌｅｎ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ｎｙ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２９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 ｄｏｎａｌｄ⁃ｔｒｕｍｐ⁃ｍｕｓｌｉｍ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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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发表意见。 埃及总统塞西也对“禁穆令”保持缄默。 海湾阿拉伯国家大多不以为

然，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曾表示，绝大多数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

都未受此禁令影响，禁令的出台并非是“伊斯兰恐惧症”。①

在“禁穆令”涉及的 ７ 个伊斯兰国家中，唯有伊朗的反应最为激烈，特朗普禁令

颁布后，伊朗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９ 日发射了一枚“精确的”中程弹道导弹，这是伊朗在特

朗普上任后首次试射弹道导弹。 美国财政部为此于 ２ 月 ３ 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

裁，但伊朗军方次日便在军演中进行了导弹和雷达测试。 除了对禁令本身的愤怒，

伊朗示强的情绪中还夹杂着对伊核协议的命运以及伊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担忧。 特

朗普在竞选期间和上台后曾多次抨击伊朗核协议，称其为“史上最糟糕的交易之

一”②，并表示要废除协议或进行重新谈判。 伊朗政府于 １ 月 ２８ 日发表声明，称特朗

普的行政令是“对穆斯林世界，尤其是对伟大伊朗的公然侮辱”③。 声明称将限制向

美国公民发放签证，并将考虑采取法律、领事及外交措施，但已获得伊朗签证的美国

公民将不受影响。 １ 月 ３１ 日，伊朗央行行长瓦利奥拉·赛义夫对外表示，伊朗将在

外汇交易和财务报告中弃用美元，并选择一种新的通用货币或运用多种外币组合作

为代替。 这项规定将于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新一财年开始时正式施行。 事实上，伊朗主观上

并不愿意看到伊美关系再次回到对抗局面，更不愿意看到伊核协议被削弱或废除。

特朗普签署禁令后，伊朗曾表示将禁止美国摔跤代表团参加于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７ 日在

伊朗举行的摔跤世界杯比赛。 但不久伊朗官方通讯社———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发出明确信号，伊朗将向美国代表团发放签证，使其能够如期参加比赛。

“禁穆令”名单中的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禁令的不满和失望，但这些

国家大都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制措施。 总之，在经历了多年的动荡后，伊斯兰世界各

国虽然对美国歧视伊斯兰国家普遍不满，但已无力抱团进行一致的集体抵抗。

本届美国总统选举特别是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撕裂了美国社会，白人和有色人

种之间、社会精英和中下阶层之间、媒体和政府之间已经出现了对立情绪。 美国原

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禁穆令”的出台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 同时也应看

到，这一禁令对伊斯兰世界也造成了消极影响。 伊斯兰世界内部本来就不团结，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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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Ｚａｙｅｄ： Ｔｒｕｍｐ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Ｂａｎ ｎｏｔ 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ｃ，”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ｂｉｎ⁃ｚａｙｅｄ⁃ｔｒｕｍｐ⁃ｔｒａｖｅｌ⁃ｂａｎ⁃ｉｓｌａｍｏｐｈｏｂｉｃ⁃１７０２０１１３２８１９７４５． ｈｔｍｌ， 登

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６ 日。
Ｒａｊａｎ Ｍｅｎｏｎ， “Ｗｉｌｌ Ｔｒｕｍｐ Ｓｈｒｅｄ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Ｄｅａｌ？，” 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２，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ｃｏｍ ／ ｒａｊａｎ⁃ｍｅｎｏｎ ／ ｗｉｌｌ⁃ｔｒｕｍｐ⁃ｓｈｒｅｄ⁃ｔｈｅ⁃ｉｒａｎ⁃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ａｌ＿ｂ＿１４１３４６３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

Ｃｈａｎａ Ｒｏｂｅｒｔｓ， “Ｉｒａｎ： Ｔｒｕｍｐｓ Ｂａｎ ａ ‘Ｆｌａｇｒａｎｔ Ｉｎｓｕｌｔ’ ｔｏ Ｅｎｔｉｒ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Ａｒｕｔｚ Ｓｈｅｖａ，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８，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ｓｒａｅｌ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ａｓｐｘ ／ ２２３９８８，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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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地区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教派之争有愈演愈烈之势，伊斯兰各国对“禁穆

令”的反应再次清晰地反映出这种趋势。

三、 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的走向

特朗普上台前后关于对外关系的一些主张和言论，不仅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
而且引发了国内的诸多反对和批评，特朗普与美国国内媒体的紧张关系甚至遭到很

少就时政发表意见的美国前总统小布什的公开批评。 至今，特朗普的政治危机仍在

持续发酵中，其针对一些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班子尚未完成组建，对包括中东在内的

地区政策尚不明朗，同时被朝核问题等更为棘手和紧迫的问题所困扰。 从目前情况

看，因“禁穆令”已被美国上诉法院冻结，此事不会在伊斯兰国家进一步发酵，事件本

身不会对中东局势造成太大影响。 但特朗普自参选到当选以及就职后一系列言行，
却已经给中东未来的局势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

特朗普上台前，中东形势因深受中东变局和美国中东政策调整的影响而持续变

化，中东变局的溢出效应虽有所减弱，但地区国家间地缘政治博弈仍十分激烈。 中

东局势虽然总体趋稳，但局部动荡仍在加剧，突出体现为叙利亚危机长期化趋势明

显，大国反恐功利化和阵营化导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仍负隅顽抗。 此前有美国专

家指出，特朗普上任后将不得不对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卷入叙利亚危机和伊拉克乱局

做出关键选择，认为他将面临一系列棘手问题，如美国究竟要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后
‘伊斯兰国’”时代在伊拉克的存在？ 在叙利亚问题上如何与阿萨德政府和叙反对派

打交道？ 在中东采取何种军事部署？ 打败“伊斯兰国”组织后如何调整反恐政策和

全球反恐行动？ 如何对待俄罗斯在中东日益扩大的影响力？ 如何处理与美国渐行

渐远、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土耳其埃尔多安政府？ 这些问题都需要特朗普在短期内做

出决定并制定相应政策。
随着特朗普逐渐进入总统角色及其外交团队成员的逐步到位，中东在美国对外

战略中的地位及特朗普对中东问题的基本政策开始明朗，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特朗普反复强调“美国优先”的方针政策表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内政

外交都将以“经济增长、夺回并创造就业岗位”及“确保国土安全”为重点。 这意味着本

届美国政府不会如部分媒体及分析人士此前所预判的那样，将美国对外战略重心再次

移回中东，而是继续在中东采取总体收缩的战略态势。 因为回归中东将极大地消耗美

国的资源，会使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计划落空。 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任

伊始出访的国家是日本和韩国，国务卿蒂勒森上台后第一时间致电的也是日韩等亚洲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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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显然，特朗普外交战略的重心依然是亚太地区。 从表面上看，特朗普当前在中东

必须要应对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处理伊朗问题以及如何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进

行博弈等诸多挑战，但有学者认为，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从战术上对安全挑战作出的反

应。 在战略层面，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战略核心依然是亚太，因此特朗普尽管不使用“亚
太再平衡战略”这一表述，但仍以亚太作为本届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中心。①

第二，反恐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是美国当前中东政策的重点。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特朗普签署了“击败伊斯兰国”的总统国家安全备忘录政令，要求白宫和政

府相关部门制定一套彻底击败“伊斯兰国”的全面战略和行动计划，于 ３０ 天内向总

统提交初步计划。 １ 月 ２９ 日，特朗普与沙特国王萨勒曼通电话，双方强调了共同努

力打击恐怖主义、防止极端主义扩散，以及合作解决包括叙利亚和也门危机在内的

地区稳定和安全问题的重要性。 据消息人士称，萨勒曼和特朗普之间的通话使沙美

在诸多重要事项上达成一致，包括加强两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并解决与

之相关的资金问题。 ２ 月 ７ 日，特朗普在就任后首次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通话

中，重申了两国的同盟关系及加强反恐合作的必要性。 美国还表示要与俄罗斯等国

在中东地区开展更多的合作，这意味着美国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在中东相关国家的军

事投入，包括增派兵力。 但与此同时，特朗普或将在叙利亚等问题上采取更加平衡

的政策立场。
第三，与奥巴马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将更多地从利益层面而非战略层面构建

与中东国家的关系。 特朗普将沙特等海湾国家排除在禁令之外的一个重要考量，在
于这些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 相对而言，由于过去几十年的对

峙，伊朗与美国之间的利益交集较少，这也是特朗普不惜拿伊朗开刀的主要原因之

一。 此外，特朗普对近年来深受经济低迷、发展停滞困扰的埃及兴趣很大，而埃及对

特朗普也处于观望状态。 显然，未来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将明显降温，而美国与以色

列的关系无疑将有所升温。 特朗普上任后首先致电内塔尼亚胡，邀请后者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访美。 以色列政府则在第一时间明确支持特朗普对部分伊斯兰国家的禁令，以
色列甚至还乘机强行通过极具争议的犹太人定居点法案，试图以此倒逼特朗普政府

稳固美以关系。 以色列的强势以及特朗普在犹太人定居点扩建问题上的暧昧态度，

令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未来能否在巴以和平问题上有所作为充满疑虑。
第四，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或将面临重大考验。 据中东国家消息人士称，参照北

约模式，美国新政府正就建立一个反伊朗的军事联盟与阿拉伯盟友进行会谈。 《华
尔街日报》刊文称，沙特、阿联酋、埃及和约旦等国家将加入该联盟，其他阿拉伯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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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婧：《质疑反对声浪难以影响特朗普执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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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加入联盟。 但笔者认为，特朗普不会重新让美伊关系重回过去紧张对峙、一
触即发的局面。 首先，伊朗问题及美伊关系并没有成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点。 其

次，反伊朗的军事联盟一旦建立，将加剧中东地区的对抗，破坏本已十分脆弱的地区

稳定，美国也将被迫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这显然不是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

所愿意看到的。 最后，伊朗更不愿意主动破坏来之不易的伊核协议和制裁解禁的局

面，因此不会给予美国借试射导弹及执行伊核协议等问题削弱双边关系的机会。 事

实上，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伊朗发起的新制裁更具象征意义而非实际意义。 迄今为

止，这些制裁不会影响在伊核协议框架下取消对伊朗制裁的实施。
第五，虽然以色列试图利用特朗普的亲以立场来扩大自身在巴以问题上的优

势，但特朗普政府不会听其任性而为。 特朗普上任后并未兑现此前在犹太人定居点

及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等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承诺。 由此可见，尽管特朗普政

府在中东问题上的政策尚不明朗，但从其主观立场及其可能受到的各种限制来看，
未来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不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 与此同时，
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意识形态并不强烈，美国愿意采取更加平衡的超脱政策在某种意

义上对中东而言也许并非是坏事。

四、 结语

特朗普政府以维护美国本土安全为由推出限制 ７ 个伊斯兰国家公民入境的“禁
穆令”，反映了近年来全球恐怖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威胁不断上升引发的“伊斯兰

恐惧症”对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深刻影响，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及“保护美

国安全”的执政立场。 “禁穆令”的出台虽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批评和美国国内的

大规模抗议，但美国近半数民众对该行政令的支持态度表明，美国国内尚存在严重

的“伊斯兰恐惧症”和对恐怖袭击的担忧。 受“禁穆令”影响，特朗普时期美国与伊朗

关系或将面临重大考验，反恐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仍将是当前美国中东政策

的重点。 同时应认识到，美国的中东政策并未完全到位，特朗普所承诺的“总体收

缩”战略是否真正实施仍有待观察。 总体而言，特朗普将更多地从利益层面而非战

略层面构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亲以（色列）、疏伊（朗）、反恐是特朗普目前中

东政策的重点，当然也存在不断调整和回摆的可能。

（责任编辑：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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